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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
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
估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基于充分激发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一核心诉
求，为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
价、机构评估“三评”环节的深
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科技
人才评价方式改革，《意见》特
别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
向，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
承担各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职称评

定、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确定
的限制性条件，不简单以学术
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
遇、配置学术资源。

在整个“三评”改革方案
之中，这一原则性的陈述虽然
不那么显眼，但是，对现有科
研体制有所了解的人们都会
懂得，这看似细微的改革动议
恰恰挠到了现有科研体制一
个关键性的“痒处”。

长期以来，在科研领域，学
术头衔、人才称号早已不仅仅是
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自带光环的
特殊资本。一个“人才”一旦拥有
了这样的资本，不仅各种物质利
益蜂拥而至，往往很快也会“升
华”为各种学术资源聚合的中

心——— 薪酬待遇提升，科研经费
增加，项目申请与课题评审顺
利。诸如此类，好处多多。

当然，正常情况下，各种
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的获得者
也不是“浪得虚名”——— 头衔
或称号正是对其既有科研能
力与业绩的一种肯定。但是，
有一个问题必须正视：一个人
在某段时间、某个或某些项目
上表现出了值得激赏的学术
水准，并不意味着这种水准能
够一直持续下去。与此同时，
各种学术头衔、人才称号一经
获得，往往轻易不会被“剥
夺”，相当一部分头衔或称号
是终身制的。由此，一种尴尬
的局面便成为科研领域的某

种常态——— 一个曾经的科研
能人，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再
拥有足够的科研能力，却因为
头上顶着各种学术头衔或人
才称号而被“呵护”，一如既往
地享有“高超”的薪酬待遇，一
如既往地“虹吸”着稀缺的学
术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学术
头衔或人才称号因被过分“高
看”而丧失了应有的荣誉性本
质，自觉不自觉地蜕变为某种
利益聚合与固化机制。对科研
而言，这种蜕变无疑是一种严
重的伤害。这不仅会腐蚀头衔
称号拥有者应有的科研进取
心，更会令科研能人产生惰
性，也会导致科研领域的“圈

子化”——— 在这个“圈子”里，
学术标准很容易因为“人身依
附”而丧失应有的权威性。这
样一来，科研领域的不少“后来
者”要么急于追逐各种头衔或称
号，要么忙着跻身于某个“圈
子”，潜心做科研搞创新似乎成
了“不务正业”。

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
废除学术头衔终身制、人才称号

“去利益化”之类的呼声一直就
没有停止过。为学术头衔、人才
称号加上的必要“时限”，最大限
度地压缩各种学术头衔、人才称
号的数量，并以对科研项目、科
研成果“一事一议”切断荣誉称
号与世俗利益的不正当勾连，是
科研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荣誉与待遇脱钩更能激发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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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别”是对母校的最大肯定

□刘天放

几天前，山东理工大学2018
届毕业生魏思宇毕业离校时面
对学校北门跪别，这一幕让在场
许多师生为之动容，学校党委书
记吕传毅为此赋诗赠别。

毕业了，舍不得离开母校，
这是很多毕业生都有过的心
情，但依依不舍到“跪别”的程
度，还十分罕见。这位大学生在
校4年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让他
如此感恩学校，不肯离别？也

许，从他的一位舍友如下这番
话能够找到答案：“大哥这一
跪，代表了我们所有人。一谢学
校，谢那些把我们当孩子和朋
友一样的老师；二谢我们每个
人的青春，这将是我们人生中
最黄金灿烂的四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跪别”
恰恰说明这所学校曾给予了魏
思宇们无尽的关爱。如果学校对
自己的学子体贴入微，那么学生
对母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自
然充满感情。学校办得如何，学
生最有发言权。如果没有对学
生的关爱、体贴、尽责，对学生

正当诉求的满足，对其思想、道
德、价值观、人生观等潜移默化
的言传身教，毕业生离校前怎
能发自内心地“跪别”？

这几天，各高校毕业生正
在离校。可是，学子们在校学习
和生活的这几年过得是否开
心、愉快、顺心，是否学到了该
学的知识，其思想、人格是否得
到了正面的滋养和培育等，不
是一纸毕业证书能够反映出来
的。学校办得如何，从学生离校
时的态度就可以知晓。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从很
大程度上讲，一切工作就是围
绕着学生转。这些年，国内有不

少高校毕业生为母校捐款，校
友捐款的主因就是对母校的爱
和信任。而这背后，是毕业生在
校时母校曾给予其足够的关爱，
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丰
富的校园生活，还在情感上给予
了足够的体贴，给学生留下了
美好而难忘的记忆，学生由此
才发自内心地去报答和感恩。

但也必须看到，也有毕业
生离校时，对母校表达了不满，
甚至公开憎恨母校。每年毕业
季，总有毕业生把被褥等抛下
楼、把教科书撕得粉碎、把恶搞
照片到处发，甚至通过烧衣服
或砸酒瓶来发泄情感……面对

这些，学校的管理者是不是应
该反思教育中的人性化缺失问
题，或是校园缺乏某些应有的
公平与公正呢？

并非提倡毕业生都以“跪
别”的方式离校，只是提醒人们
看到“跪别”背后学校和学生的
情感互动。希望这样令学生依依
不舍、感恩不尽的学校越来越
多，也愿这位毕业生像该校党委
书记赠诗中深情祝福的那样：

“前行吧，练就了翅膀，总要飞
翔；请记得，哪天飞累了，这是你
永远的家。”（作者为高校教师）

葛大家谈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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